
一
、
橘
子
的
甜
味

王
文
華

我
是
城
市
小
孩
，
痛
恨
大
自
然
。
每
次
到
了
野
外
，
朋
友
們
悠
然
見
南
山
，
我
只
想
找
捷

運
站
。
上
個
週
末
被
朋
友
拉
去
爬
山
，
卻
有
奇
遇
。

我
們
去
爬
陽
明
山
，
才
走
到
二
子
坪
，
我
已
搖
搖
欲
墜
。
兩
旁
樹
林
茂
密
，
我
無
心
欣

賞
。
我
上
氣
不
接
下
氣
，
沒
有
餘
力
聞
芬
多
精
。
此
時
，
我
突
然
看
到
窄
小
的
山
路
上
坐
著
一

位
老
先
生
，
七
十
多
歲
了
吧
，
卻
抬
頭
挺
胸
，
直
視
前
方
，
絲
毫
不
理
會
我
們
這
些
遊
客
。

我
們
走
近
一
看
，
才
發
現
他
在
賣
橘
子
。
腳
下
擺
著
兩
大
籃
，
裡
面
的
橘
子
一
個
比
一
個

難
看
。
朋
友
買
了
一
些
，
他
也
不
給
塑
膠
袋
。
大
夥
當
場
吃
了
，
吃
不
完
就
拿
在
手
上
。

大
家
一
邊
吃
一
邊
跟
他
聊
天
。
他
用
台
語
說
，
他
在
那
條
山
路
上
賣
了
一
輩
子
的
橘
子
。

早
在
政
府
把
陽
明
山
規
畫
成
國
家
公
園
之
前
，
他
就
在
山
上
種
橘
子
，
採
了
就
在
山
上
賣
，
從

不
帶
下
山
。
他
不
用
人
工
肥
料
或
農
藥
，
橘
子
百
分
之
百
自
然
。

我
說
：「
那
這
是
有
機
橘
子
囉
！
」
朋
友
斥
責
我
：「『
有
機
』
是
你
們
這
些
雅
痞
的
說

法
，
不
要
用
那
種
字
來
污
染
這
些
橘
子
！
」
我
摸
著
橘
子
，
又
小
又
髒
，
上
面
坑
坑
洞
洞
，
實

在
引
不
起
食
慾
。
朋
友
都
在
吃
，
我
不
好
意
思
，
只
好
開
始
剝
皮
。

我
看
著
自
己
的
髒
手
，
還
龜
毛
地
問
：「
有
沒
有
人
有
濕
紙
巾
啊—
—

」
立
刻
被
大
家
嫌

棄
。
我
剝
下
皮
，
想
找
垃
圾
桶
丟
，
只
見
到
老
先
生
對
我
揮
揮
手
，
指
向
樹
林
的
泥
土
地
。
然

後
我
看
到
地
上
已
經
有
了
很
多
果
皮
，
顯
然
是
先
前
食
客
的
成
果
。
土
裡
來
土
裡
去
，
這
橘
子

不
需
要
任
何
文
明
的
處
理
。

我
用
滿
是
細
菌
的
手
把
其
貌
不
揚
的
橘
子
送
進
口
中
，
卻
嘗
到
前
所
未
有
的
甜
味
。
老
先

生
說
：「
橘
子
的
季
節
過
了
，
下
禮
拜
我
就
不
來
了
，
我
們
明
年
見
。
」
不
知
為
什
麼
，
甜
甜

的
橘
子
下
肚
，
突
然
酸
了
起
來
。

我
瞄
山
下
一
眼
，
突
然
領
悟
到
我
在
那
裡
過
的
是
極
度
人
工
、
充
滿
包
裝
的
生
活
。

我
做
的
工
作
、
寫
的
小
說
、
追
求
的
愛
情
，
牽
掛
的
情
緒
，
每
一
項
都
疊
床
架
屋
、
千
迴

百
轉
。每

天
在
自
己
的
小
天
地
裏
經
營
世
界
奇
觀
，
充
滿
了
儀
式
和
身
段
。
表
面
上
是
在
追
求
某

種
崇
高
的
目
的
和
價
值
，
其
實
都
在
兜
圈
子
。
我
需
要
有
品
牌
的
公
司
、
有
品
牌
的
西
裝
、
有

品
牌
的
女
友
，
甚
至
有
品
牌
的
憂
愁
。



二
、
佇
足

王
玉
佩

愛
默
生
有
一
句
歌
頌
天
空
的
話
：「
天
空
是
眼
睛
的
糧
食
」，
其
實
天
空
何
嘗
不
是
人
類
心

靈
智
慧
的
乾
糧
呢
！

仰
望
遼
闊
的
蒼
空
，
藍
天
如
洗
，
白
雲
蒼
狗
的
變
幻
，
使
人
感
受
到
光
的
所
在
、
自
由
的

標
誌
和
一
種
解
脫
的
逍
遙
。
這
一
切
的
舒
坦
，
祇
為
曾
經
探
索
過
白
雲
的
故
鄉
。

您
曾
留
意
過
飄
蕩
在
天
際
的
雲
霧
像
什
麼
嗎
？
奇
峯
突
起
？
飛
龍
降
妖
？
不
！
那
是
維
那

斯
的
沉
靜
，
那
是
遠
行
人
的
堅
忍
；
在
一
大
片
濃
墨
山
水
裏
蘊
藏
的
輕
舟
晚
唱
，
點
點
帆
影
。

雲
啊
！
妳
可
真
是
最
善
表
演
的
藝
人
，
演
出
從
來
不
曾
重
複
，
讓
人
禁
不
住
陶
醉
。

一
天
裏
，
我
最
喜
愛
晨
曦
曉
霧
與
夕
陽
暮
靄
，
這
段
時
光
正
是
上
下
班
時
間
。
我
總
是
把

車
速
減
至
三
十
，
迎
著
清
晨
的
清
新
，
拂
腮
而
過
的
涼
意
，
舒
服
極
了
。
尤
其
當
黃
昏
彩
霞
滿

天
，
對
著
西
方
慵
懶
的
紅
日
，
視
線
游
蕩
在
暮
色
裏
，
那
奇
妙
的
大
自
然
，
落
霞
餘
暉
被
雲
層

霧
氣
漸
漸
浸
蝕
，
朦
朧
中
平
添
了
幾
分
嫵
媚
，
就
像
加
了
乾
冰
的
香
檳
，
令
人
垂
涎
欲
滴
。

郊
區
的
小
道
上
，
偶
有
放
羊
的
小
童
和
成
羣
倦
羊
經
過
，
在
這
橘
紅
的
世
界
裏
，
我
常
不

自
覺
地
哼
起
一
首
熟
悉
卻
又
記
不
起
全
部
歌
詞
的
古
老
牧
歌
，
這
一
天
的
疲
倦
便
這
樣
被
擠
出

身
外
，
忙
亂
的
一
天
，
這
時
在
大
自
然
的
洗
禮
下
，
也
得
到
慰
藉
。
也
因
此
，
我
常
為
那
些
急

駛
歸
途
的
人
們
沒
有
佇
足
片
刻
，
享
受
一
下
天
際
的
奥
妙
和
自
然
的
寧
靜
而
感
遺
憾
。
親
人
倚

門
等
候
固
然
温
馨
，
然
而
若
能
稍
為
放
慢
腳
步
，
細
體
一
下
自
然
美
景
的
變
化
，
便
會
發
現
許

多
「
真
理
」，
對
宇
宙
生
命
的
循
環
變
遷
，
有
進
一
步
的
體
認
。

人
很
矛
盾
，
對
於
容
易
得
到
的
東
西
，
不
是
得
到
了
便
棄
如
糟
粕
不
去
珍
惜
，
便
是
漫
不

經
心
，
不
屑
一
顧
。
囚
犯
之
所
以
企
盼
天
空
，
善
於
欣
賞
藍
天
，
正
因
為
他
們
失
去
藍
天
。
許

多
居
住
在
城
市
裏
，
每
天
生
活
在
青
天
下
的
「
自
由
人
」，
卻
大
都
從
未
正
眼
瞧
過
天
空
，
更

遑
論
欣
賞
。
像
今
天
，
如
此
美
好
的
黃
昏
，
又
有
多
少
面
向
落
日
歸
去
的
人
會
停
下
腳
步
，
抬

起
頭
來
，
細
細
瞧
瞧
天
邊
那
一
抹
晚
霞
呢
？



三
、
小
屋
中
的
親
情

竺
家
寧

我
的
童
年
，
在
一
間
狹
窄
陳
舊
的
日
式
小
屋
中
度
過
。
對
一
家
七
口
來
說
，
這
間
屋
子
的

確
是
太
小
了
。
原
先
是
一
棟
木
造
榻
榻
米
的
小
屋
，
中
間
分
割
成
為
兩
戶
，
七
口
人
就
塞
在
半

棟
屋
子
裡
。
雖
然
，
由
於
改
建
，
這
棟
木
屋
早
已
不
復
存
在
，
它
卻
留
給
我
一
片
最
深
刻
、
最

珍
貴
的
記
憶
。
今
天
，
我
所
擁
有
的
一
切
，
都
是
從
這
個
小
屋
開
端
的
。

那
是
個
刻
苦
艱
辛
的
時
代
。
父
親
為
了
扶
養
五
個
孩
子
，
必
須
到
外
地
工
作
，
長
年
不
在

家
。
家
中
的
大
小
事
情
，
都
賴
母
親
承
擔
。
母
親
的
青
春
歲
月
就
這
樣
奉
獻
在
我
們
五
個
孩
子

身
上
了
。
她
身
兼
慈
母
和
嚴
父
的
雙
倍
任
務
，
一
直
到
現
在
才
能
真
正
體
會
她
肩
上
擔
子
的
沈

重
，
但
她
都
能
堅
強
的
、
平
穩
的
帶
著
我
們
度
過
了
。

小
學
畢
業
那
年
，
考
到
北
投
的
復
興
中
學
，
當
時
的
北
投
，
還
是
個
偏
僻
的
小
鎮
，
由
台

北
過
去
，
得
乘
火
車
。
因
此
，
每
天
一
早
，
天
還
沒
亮
母
親
就
把
我
拉
起
床
，
稀
飯
、
醬
瓜
的

早
點
已
擺
好
，
母
親
費
力
的
吹
涼
那
碗
粥
，
好
讓
我
能
下
口
。
時
間
來
不
及
時
，
我
一
面
匆
忙

整
書
包
，
她
便
俯
下
身
來
幫
我
穿
襪
子
、
繫
鞋
帶
。
也
就
是
這
樣
，
一
直
到
初
中
，
我
還
不
太

會
繫
鞋
帶
，
也
不
怎
麼
會
分
左
右
脚
。

寒
冬
裡
，
兄
弟
們
總
躲
避
洗
澡
。
母
親
每
次
端
了
一
盆
熱
水
，
嚴
厲
的
令
我
們
坐
在
小
板

凳
上
，
一
個
一
個
的
為
我
們
洗
脚
。
脚
泡
在
熱
水
裡
，
母
親
的
手
頓
時
感
到
無
比
的
溫
馨
，
那

種
感
覺
，
由
她
的
雙
手
灌
注
我
的
雙
脚
，
再
漫
布
到
全
身
。

那
個
年
代
，
生
火
不
大
易
。
母
親
在
小
院
裡
拼
命
的
煽
火
苗
，
點
燃
中
間
有
許
多
洞
的
煤

球
，
弄
得
混
身
是
煙
灰
，
眼
也
燻
紅
了
，
燻
出
了
眼
淚
。
這
就
是
母
親
生
活
的
一
部
分
。

也
許
，
這
些
事
很
平
常
，
然
而
對
我
卻
具
有
無
比
的
意
義
。
在
母
親
無
微
不
至
的
關
懷
和

呵
護
下
成
長
，
使
我
不
敢
學
壞
，
使
我
懂
得
把
這
份
愛
轉
給
周
圍
的
人
，
轉
給
社
會
，
藉
以
告

慰
母
親
在
天
之
靈
。



五
、
人
苦
於
不
自
知

洪
蘭

紐
約
有
一
楝
摩
天
大
樓
的
老
闆
，
每
個
月
都
為
昂
貴
的
電
梯
修
理
費
而
苦
惱
。
因
為
樓
很

高
，
電
梯
不
是
一
叫
就
來
，
乘
客
往
往
等
得
不
耐
煩
，
一
直
連
續
的
按
鈕
，
所
以
電
梯
的
鈕
壞

得
很
快
。
人
們
雖
然
看
見
電
梯
鈕
已
經
亮
了
，
還
是
要
自
己
再
按
一
下
才
安
心
，
好
像
別
人
按

的
都
不
算
，
非
得
自
己
的
「
魔
術
指
」
按
一
下
，
電
梯
才
會
來
。

這
位
老
闆
在
電
梯
旁
邊
貼
了
很
多
的
告
示
，
請
乘
客
不
要
一
直
按
鈕
，
都
沒
有
效
。
最
後

他
貼
出
懸
賞
，
如
果
有
人
可
以
使
乘
客
改
變
一
直
按
鈕
的
壞
習
慣
，
將
給
予
厚
獎
。
結
果
一
名

心
理
學
家
在
電
梯
門
上
裝
了
一
面
很
大
的
鏡
子
，
輕
易
的
解
決
這
個
問
題
。
因
為
鏡
子
使
乘
客

可
以
看
見
自
己
的
猴
急
樣
，
因
此
一
站
到
鏡
子
前
面
，
立
刻
變
得
禮
貌
了
，
原
先
擠
擠
攘
攘
的

人
群
，
在
鏡
子
前
都
變
成
紳
士
、
淑
女
，
很
有
耐
心
的
等
待
電
梯
的
到
來
。
這
就
是
鏡
子
的
妙

用
。

很
多
時
候
，
人
並
不
是
故
意
要
做
出
某
些
惡
行
惡
狀
，
只
是
不
知
道
自
已
這
樣
做
時
是
什

麼
德
性
，
人
苦
於
不
自
知
而
已
。

有
一
個
實
驗
非
常
有
趣
，
實
驗
者
想
知
道
寄
生
在
別
人
窩
裡
的
小
鳥
，
如
何
知
道
自
己
是

誰
。
例
如
椋
鳥
專
門
把
蛋
下
在
麻
雀
的
窩
裡
，
讓
麻
雀
替
他
孵
蛋
：
但
是
椋
鳥
長
大
了
並
不
會

以
為
自
己
是
麻
雀
，
還
是
會
找
椋
鳥
交
配
。
牠
是
怎
麼
知
道
自
己
與
養
父
母
不
一
樣
的
？
康
乃

爾
大
學
的
實
驗
者
把
剛
孵
出
的
椋
鳥
放
在
實
驗
室
隔
離
長
大
，
不
讓
牠
看
見
任
何
一
隻
鳥
，
然

後
把
一
些
小
鳥
的
羽
毛
染
色
，
另
一
些
則
保
留
原
來
顏
色
，
等
小
鳥
長
到
兩
個
月
大
，
再
把
兩

隻
成
年
的
椋
鳥
放
進
實
驗
室
，
一
隻
是
染
了
色
的
，
一
隻
是
沒
染
的
。
結
果
發
現
小
鳥
喜
歡
與

自
己
一
樣
顏
色
的
大
鳥
在
一
起
。
這
表
示
牠
會
檢
視
自
己
，
知
道
自
己
的
特
徵
，
在
腦
海
中
形

成
一
個
樣
板
模
型
，
然
後
將
其
他
的
鳥
與
自
己
相
比
，
產
生
我
們
看
到
的
「
物
以
類
聚
」
現

象
。

這
個
實
驗
很
重
要
，
它
第
一
次
讓
我
們
看
到
動
物
可
以
檢
視
自
己
，
以
知
道
自
已
是
誰
。

演
化
雖
然
讓
我
們
的
眼
睛
只
能
看
見
別
人
的
刺
，
看
不
見
自
己
的
樑
木
，
但
是
人
發
明
了
鏡
子

來
彌
補
這
項
不
足
。
或
許
當
公
僕
看
到
自
己
對
待
頭
家
的
冷
面
孔
時
，
服
務
的
態
度
會
好
一

點
。

鏡
子
，
是
人
類
最
重
要
的
發
明
！
您
說
是
不
是
？




